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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记 连 载 邓小平传
（18） ■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小 说 连 载 首席医官
（6） ■文/谢荣鹏

“御医”驾到

来的是南江省卫生厅的厅长陈高峰。陈
高峰下车之后，直入主题：“京城的专家到了
吗？”张仁杰弓着身子答道：“马上就能到。”

陈高峰脸上没有一丝笑容：“那我们一起
等。”作为南江省卫生界的最高领导，陈高峰
此刻的压力也很大。他现在只要看见张仁杰
那张脸，心里就会莫名光火：早知道你连个便
秘都治不好，当初说什么都不会让你当这个
院长。几分钟后，一辆中巴呼啸而入。

没有人吩咐，楼下欢迎的人群就很自觉
地分成两列，摆出一个夹道欢迎的阵势。车
子停稳后，陈高峰和张仁杰上前两步，站在了
车门前，准备迎接专家。等车门一开，欢迎的
人群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一位五十多岁的老专家缓步下车，看起
来有些派头。张仁杰迎上前去，微欠着身子
道：“我来介绍，这位是南江省卫生厅的陈厅
长。”

“劳陈厅长的大驾，不敢当啊！”老者微微
颔首，脸上没有丝毫受宠若惊的表情。

“这位就是李主任，我国肠胃病领域的首
席权威。”

陈高峰立刻伸出双手，握住李主任的手
有力地晃动：“李老，欢迎您呐！有您亲自出
马，我们的心里就踏实多了。”

陈高峰脸上的笑容，透着十二分的热情，
还有三分的谦卑。

李主任淡淡地回应道：“陈厅长，明天下
午我还要去给一位首长主持会诊，时间很
紧。那些没用的客套话就不用讲了，还是先
介绍一下病人的情况吧。”

“好，好！”陈高峰狠狠地连点了几下头，
扭过脸道，“张院长，你把特一号病人的情况
向李老汇报一下。”

张仁杰连忙上前，准备把这件差事揽下
来。

可还没开口呢，就见李主任背起双手，目
不斜视地朝住院部大楼走去：“咱们边走边说
吧。”

陈高峰和张仁杰没有丝毫的不快，反而
疾走两步，抢在前面领路。医院的领导们则
紧随其后，一大群人浩浩荡荡，前呼后拥，直
奔住院部而去。

曾毅被挤在了最后面，他也想听一听病
人的情况，可惜距离有点远，无法听清楚张仁
杰的声音。不过，看着那个李主任的背影，他
倒是想起了一个人——李正坤。

李正坤是国家保健委员会委员，卫生部
医疗专家小组副组长，名副其实的“御医”。
他还是中科院院士，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获
得者，长江学者，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别看他
无官无权，但平时接触的都是大领导，影响力
不容小觑。李正坤的门生遍布全国各级医疗
卫生机构，其中一位还是卫生部的副部长。

想到这里，曾毅恍然大悟。
特一号病房位于住院部的顶楼，门口站

着两名内卫把守。
患者的病房里，陈高峰已经在报喜了：

“冯厅长，向您汇报一个好消息，京城的李老
过来了，您这病很快就能好，千万放宽心。”说
完，他直起身子，指着床头的吊瓶道：“输液的
事很重要，一定不能马虎，这里要有人二十四
小时守着。”

曾毅躲在人群后面，心想，像输液这种小
事，又何须你厅长亲自强调？李正坤接过消
毒手套，不慌不忙地戴着，脑子里顺便把张仁
杰说的病情梳理了一遍：持续性发烧，未见任
何器质性病变，那么就是单纯性的腹泻了。
再根据各项检查的结果看，问题最有可能还
是出在肠道上。

明日关注：“御医”的诊断

“若是我们的进军是从需要不需要
走路来衡量的话，我们进军西南的部
队，不但要走得远，还要深入到不毛之
地。这些地方重要不重要呢？很重
要。既然很重要，我们要不要呢？我
们当然要。但要是不容易的，要走很
多路，不过这总比革命失败后‘留洋’
容易得多。二野某些同志有不安心自
身岗位的思想，认为二野总是命苦。
实在说来，去不去西南都是党的任务，
这是比不得的，一切不安心于自身岗
位的思想都是不对的。某些同志觉得
离家远了，从北方到南方渡过长江，思
想上有些不通。到京沪杭地区觉得还
好，离家比较近些，到西南去，离家这
么远，这真了不得。”

“去西南是要多走一点路，苦一
点，可这是党指定的光荣任务，为了取
得 全 国 胜 利 也 得 去 ，没 有 任 何 的 犹
疑。”（邓小平在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
战 军 团 以 上 干 部 扩 大 会 上 的 讲 话 记
录，1949 年 8 月 17 日。）

九月十二日，他在第二野战军军政
大学全体干部学员大会上作报告，提
出青年干部要过好“三关”。他说：“一
个青年参加革命后，要过的关是很多
的。”有三个大关，“第一个关是帝国主
义的关，第二个关是封建主义的关，第
三个关是社会主义的关。”他具体分析
了当前工作面临的与这“三关”相联系
的困难：一是来自帝国主义封锁与反
动残余势力的捣乱；二是接收了国民
党留下来的烂摊子；三是军队多了，开
支浩大；四是农村工作没有搞好，使城
市陷于孤立。他着重指出要过好“反
对帝国主义”关，克服帝国主义的武力
威胁。他说：

帝国主义和原子弹并不可怕。帝
国主义封锁确实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
困难，但是，这些困难还是可以克服
的。帝国主义不但用神经战，而且用各
种方法和我们斗争，这就要看我们在
各个具体问题上是不是能够站住脚，
能不能过反对帝国主义这一关。过好
这一关，我们就不会中帝国主义任何
的圈套，不管帝国主义的神经战也好，
威力战也好，我们都不怕。（邓小平在
二野军政大学全体干部学员大会上的
讲话记录，1949 年 9 月 12 日。）

九月十七日，他在南京原中央大
学运动场为南京市委支部书记及二野
直属队排以上干部大会作《论忠诚与
老实》的专题报告，强调忠诚与老实
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有的品质。他
说：忠诚就是将全部真情率直而老实
地向党坦白出来，就是要忠实于党的
事业，忠实于人民的事业。凡是有利
于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就办；不利
于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就反对，就
斗争。另外还要老实，唯物主义本身
就叫“老老实实”，马列主义、唯物主
义的执行人更必须老老实实。他说：
忠诚与老实就是毛主席讲的实事求
是。一个自觉的革命者无论何时何
地，在何种情况下，都要做到忠诚老
实，对党要忠诚，对群众要忠诚，要老
老实实地说话，老老实实地办事，老
老实实地做人。我们从入党的第一天
起就要检查自己合不合乎一个共产党
员忠诚老实的标准。如果不合乎，就
要痛切反省、赶快改造。（邓小平在中
共南京市委支部书记及二野直属队排
以上干部大会上的讲话记录，1949 年
9 月 17 日。）（未完待续）

国庆节，和孩子们一起出游。
有火车直达上海，挨个儿数过去，好站点儿

真多。算起来，一夜行程到无锡，正好早上 7：
30。直奔预定的旅馆，早餐毕，景区正好开门。

首选蠡园，是因为我印象中的玲珑清碧。几
年前，一路从苏杭走过来，到这里，正值春暖花开
日，人与花木皆清媚。春风拂动湖光，连石头都
有了呼吸。谁料想，这次重来，一路都是灰扑扑
的失望！除了湖水依然，对岸青山若浮，走动的
尽是俗浅的热闹，就水而叠的假山也呆头呆脑无
一丝灵气。

趁孩子们游鼋头渚，我去逛南长街。之前并
不知那是南长街，早上乘车掠过，两厢的牌坊、拱
桥、塔影，让人心旌摇荡，就打定了要看的主意。

第一眼看见的是阳春巷。一群仿民国建筑，
临着古运河岔口。稀疏的树影洒向青砖棱铺的
路面，隙缝生满细细的青苔。数排楼宇安卧闹
市，烟灰色砖墙嵌着星星点点灰黑，红砖格子界
开楼层，温厚，暖心。阳光打在西式阳台、中式木
窗上，打在檐口、拱门上，雕花的与不雕花的，尽
都在桂花香里错落有致，这光景，想不流连都不
成。听说这里曾经是高大上的消费场所，西餐、
中餐、异国风味的各色料理，还有猫屎咖啡、下午
茶、歌舞厅，热闹时人流如潮。今我来，时风已

变，风光不再。闲寂的楼台温良在迁延不居的日
子里，冷冷清清几间酒吧，沉淀着转瞬沧桑的味
道……

过桥到对岸，就遇见了名声远扬的美食一条
街。小馆子，大排档，新疆烧烤、叶子干锅、小小
海鲜，吉阿波骨汤、乡巴佬烤鱼、镇江锅盖面，都
可茶饮、僧人素食……还不到饭点儿，就看得人
馋涎欲滴了。

未及近赏飞檐翘角的南禅寺和顶花结带的
妙光塔，贪心人就匆匆去了马路对面，找寻那片
旧民居。一路跟头流水，观看变成了为孩子们踩
点儿。

窄窄一条长街傍河而生，街这边，人家儿守
着埠头枕河而居。街那边，深深的庭院，层叠的
马头墙，竹木掩映着岁月，经典的江南风味儿。
一路前行，只见店铺相接，开张的没开张的，各自
忙闲有序，让人联想到开脸梳妆待上轿的俏新
娘。此前来无锡，看过阿炳的二泉，看过钱钟书
故居，看过三国影视城，却不曾走进小小无锡镇
的芯子，没能摸到她的根脉。眼前这条街，就像
是翻开的线装书，层叠的光阴里，弥散着历史悠
远的醇香。

低头网搜，方知这就是南长街，是富庶江南
漕运的见证，是中国丝业的发祥地。沿街历史建
筑上百处，河埠头22处，老桥10座，已被列为中
国历史文化名街。

和孩子们再来，时近黄昏。眼前河波潋滟，
石桥倒影，灯火窗棂，如幻如魅。沿岸红串串灯
笼，莫不是古运河结在时光里的浆果？稀疏雨脚
扫过，温软吴曲荡起。三个人，两岸街，五六拱老
桥，虚化在霓虹里，游人走过，朵朵伞开如花。恍
兮惚兮，一时弄不清这是何年何月谁人的江南？
此情此景烙进记忆，会成为母子们共有的一段江
南往事吗？

一天游程结束，我们走进一家名为“牛当道”
的小馆子，点了牛肉、牛腩、牛杂和小青菜，主食
一碗面、两碗粉，加上外面买的鸡肉卷两枚，可谓
色美量丰，竟然被吃得风卷残云，汤水不漏。

是老公先把白发问题带到生活
里的。刚过四十，忽一日，发现他往
日如钢针般坚硬密实的板寸，按下去
不再扎手，且萌生出几点银光。

恍然明白，白发来了！因比他
小两岁，那时的我，吟诵着《卖炭翁》
中的诗句，打趣着他：两鬓苍苍十指
黑。

待到自己也及四十，愕然发现，
本就掉头发严重的我，鬓角也蹿出几
根白发，在微风中摇曳，刺了目，寒了
心。

我沮丧地再一次吟诵：两鬓苍苍
十指黑。身边那个人，趴过来仔细看
了下，安慰道：这下扯平了，咱们更般
配了！

我狠狠地白了他一眼，叹气道：
感觉还年轻着，怎么说老就老了呢？

他也感叹，别说咱们有这感觉
了，前几天碰上隔壁的阿姨，也感叹，
怎么感觉没过多少日子，可就 70多
岁了！

他安慰我，就算是两鬓苍苍了，
你的手还是一样好看，十指不会黑。

我是对容颜不太在乎的人，所以
脸上何时长皱纹，却不曾留意。只是

有天，一个帅小伙来给我修电脑，我
帮忙递东西时，两只手摆在面前，却
蓦然发现，人家小伙那手，洁白细腻，
而自己的手背，却是抚不平的细纹，
且不知何时长出来几点黑斑。这可
是我引以为傲的手啊，天生颀长，指
甲再长，也保持着笔直的姿态。

回家，面对老公，第三次吟诵：白
发苍苍十指黑。

终是一个“老”字袭来啊！岁月
是把刀，刀刀催人老。再好的护肤、
护发品，也不敌岁月的风霜雨雪来侵
袭。

一直羡慕那些被称之为“越来越
美丽”的女人，拥有着那样一种成熟
的、完善的、又独具性格魅力的美，就
如柯岩对宋庆龄的描绘：“这份美丽，
来自他们的整个生命、全部历史。无
论是外形、内心、意志、信念、胸怀、文
化素养还是人格力量”。

也罢，就让自己从“白发苍苍十
指黑”中走出来，修身养性，乐观向
上，多读书，多锻炼，多做善事，用后
半辈子的时间，让从不是美人的自
己，在老去的过程中，朝着越老越美
丽的目标前进。

女儿五岁了，性格一点不像个女
孩子，不但爱看武侠剧，胆子也很
大。在幼儿园里，有不少男孩子都怕
她。

周末带女儿回乡下看她奶奶，走
到村口看到几只鹅，这种动物虽然外
表看起来漂亮，可凶起来像狗一样，

乡下好多人都是养来看门的。想起
小时候曾经被鹅啄过，就忙拉了女儿
到一边说：“小心点。”女儿奇怪地问：

“怎么了妈妈？”我说：“你没看到那几
只鹅吗？”谁知女儿听了，却说：“妈妈
放心，今天我高兴，不会欺负它们
的！”

无锡一日

□
曲
令
敏

女儿胆大

“老”字来袭

□
陈
明
珠

□
梁
秋
红

都
市
幽
默


